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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大隐隐朝市”源自中国古代的
隐逸文化，指的是具有高超智慧和深厚修养的隐士，能够隐藏
于繁华市井之中，而不失其高洁之志。从尧舜的许由、秦朝的
商山四皓，到东晋的陶渊明、北宋的林逋……他们隐居的动机
有着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仕途的失意或对名利的淡泊，选择远
离官场，归隐山林。

现代有隐士吗？或有。但不再像古代那样完全与世隔
绝，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对简单、自然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精神
世界的深度探索。

然而，我更关注的是那些隐于朝市的平凡人，那些在繁
华都市中生活，平凡、低调，以不为人知的方式展现其独特价

值或拥有不凡内心世界的人们。他们不追求名利，不张扬个
性，却默默影响着周围的人和环境。他们可能是街角不起眼
的小书店的老板，静静地等待那些愿意驻足的爱书人；可能
是耐得住寂寞的手艺人，坚守和延续着世代相传的传统技
艺；可能是将毕生积蓄资助教育事业的九旬志愿军老兵；可
能是在边疆支教的园丁，为山区的孩子们打开一扇扇通向世
界的门……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角色，为这个世界增添着色
彩和温度。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不妨放慢脚步，去发现那些隐
在我们身边的平凡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生活的真
谛，告诉我们：真正的伟大，往往蕴藏于平凡之中。 （周璐）

隐于朝市的平凡人

如果要从金字塔、玛雅文明、巴比伦空中花园、百慕大魔鬼三角
区、珠穆朗玛峰、神农架、梵净山这些大相径庭的人类或自然遗产里
寻找到一个共性的话，只能用北纬30度来概括。北纬30度，这条纬
线神秘而又奇特，它穿过了人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穿过地球
上一个个醒目的地理标记，留下许多有待破解的历史与自然之谜。

铜锣坝，一片夹在川东南与滇东北之间的原始密林，便是北纬
30度附近一连串神秘地块中的一个。

第一次去铜锣坝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具体是哪一年，我的记忆
如一团乱麻，已经无法厘清。只记得印象中的铜锣坝并没有我以为
的那种平旷土地，是地名误导了我。坝这个字的含义丰富，它可以
是拦水的建筑物，可以是沙滩或者沙洲。在云南方言里，坝的意思
是山间的小平地。可在铜锣坝这儿，我没有看到所谓的平地，看到
的是占地一千多亩的湖泊，以及围绕着这个湖泊的数万亩原始密
林。那时，铜锣坝刚被评定为国家级森林公园不久，知道这一殊荣
的人还不多，加之当时交通不便，除了少数喜欢探险的人，很少有人
去过。在万绿之宗的云南，到处是森林，西双版纳、临沧、香格里拉，
普洱、怒江……每个地方都有原始密林。仅从森林的面积来说，铜
锣坝并没有显赫的家底，数万亩面积，在国家级森林公园的家族里，
也是算小的，可它是位于北纬30度的一处密林。

当然可以说北纬30度周边出现的自然与历史现象是偶然，但
无数的偶然组合在一起，这偶然或许就有上苍的某种特殊考量和安
排。当我知道铜锣坝位于北纬30度这条神秘纬度的附近时，我开
始对这座国家森林公园感到好奇。我在地图上查寻它的同胞兄弟，
发现它与贵州的梵净山，几乎处于同一纬度上。前者北纬28.22，后
者北纬28.13。梵净山因为是佛教圣地，早已蜚声海外，而铜锣坝则
属养在深闺的邻家之女，绝世而独立，到了出阁的时刻，天南海北的
人便赶了过来，期待一睹芳容。

作为北纬30度周边无数神秘地块中的一个，铜锣坝虽小，却是
天赋异禀。夏天，当临近的四川、重庆以及云南东北的河谷地带备
受高温炙烤，铜锣坝则清凉如春。1500米的海拔，加上植被与湖水
的调节，铜锣坝夏天的气温大多保持在20多度，好像这儿扎下了一
座春天的大营。

除了夏季的凉爽，铜锣坝还是中国大地森林覆盖率最高的一个
地块。96.17%的森林覆盖率，相对于全国23%的平均值来说，高得
有些离谱。在铜锣坝3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除了一千多亩的水
面、流淌的河流、穿行于密林中的道路以及少许的几座建筑，其他地
方均为森林覆盖。

宽阔的水面、原始密林、海拔、落差巨大的飞瀑、远离工业的特
殊地理，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让铜锣坝一年四季空气清新，成为中
国负氧离子最高的地区之一。夏天雨水丰沛的季节，这儿的负氧离
子高达每立方厘米2.8万个。而只要达到0.1万个，就已达到世界卫
生组织界定的空气清新的标准。负氧离子被称为空气的清道夫，对
人体的好处多多，既能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又能增强免疫
力。森林里的负氧离子通常较高，据说常年巡山的护林员，很少有
患癌症的。而采用吸负氧离子治疗癌症，也成为肿瘤医生治疗这一
恶疾的常用手段。

森林高覆盖率，负氧离子高浓度，湖泊、溪水与飞瀑构成的美妙
景观，以及海拔带来的如春气候，这些都能够为铜锣坝加分，但还不
足让它成为北纬30度附近的神秘地块。真正让铜锣坝卓尔不群，
弥漫着北纬30度神秘气息的，是它多达千亩的野生珙桐林。

高大的植株、繁茂的枝条，即使是在浓密的森林中，珙桐也是那
样的显眼。尤其是进入四月，当北半球的春天坐稳它的江山，珙桐
花开，白色的花朵悬垂枝头，素净、清新，像天气转暖时，最先身着衣
裙的少女，浑身散发出明丽的气息。

作为我国特有的单属植物，也是今天世界上保存下来的为数不
多的第三纪孑遗植物之一，珙桐被称为植物中的大熊猫。所谓的孑
遗植物，乃植物中的活化石，曾在新生代第三纪遍布大地。第三纪
是地质年代中的一个时期，距今约6500万年至260万年。在地球的
生命史上，第三纪是个特殊的时期，它标志着“现代生物时代”的来
临，见证了被子植物、哺乳动物、鸟类、真骨鱼类、双壳类、腹足类等
一系列生物类群的兴起。但第三纪的气候和地理变化也非常复杂，
地球这个系统在经历一次次巨大的变化之后，淘汰了曾经一度繁茂
的许多植物，珙桐作为幸运儿，在地球气候和地理的万千变化中，顽
强生存了下来。

1999年，国家公布的第一批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里，珙桐列
入其中。作为首批65种珍稀保护植物里的一员，珙桐见证了地球
从第三纪以来的漫长历史。它因为花序基部有两片乳白色的苞叶，
外形看上去像白色的鸽子，又被人们称为“鸽子树”。在植物界，珙
桐还是为数不多的花朵会变化颜色的植物，四月初，当花苞从枝头
冒出，它的颜色是淡绿色的，接下去它会变为乳白色，二三十天的花
期，到了五月初，枝头的鸽子花变为棕黄色后脱落，满树的鸽子飞
走，只留下珙桐巨大的树干和满树的绿叶。

珙桐是一千多万年前新生代第三纪就出现的植物，但到了第四
纪冰川时期，特殊的气候和地理变化，给珙桐带来灭顶之灾。地球
上大部分地区的珙桐在那一时期相继灭绝，只在我国南方的一些地
区得以幸存，为今天的植物界保留了见证时光流转的“活化石”。珙
桐是顽强的，也是幸运的，在今天地球上五十多万种植物里，还没发
现任何与其血缘相近的植物，它是一个族群的孤儿。

今天，出于挽救濒临灭绝植物的需要，不少地方引种了这种稀
罕的植物，但它的繁殖和生长仍旧不容乐观，人们关注着珙桐的繁
育和生长，期待它有一天能够家族兴旺，儿孙满堂。就在去铜锣坝
前不久，我看到了一则消息：《“植物界大熊猫”珙桐在武汉植物园开
花了》。武汉市植物园引种栽培珙桐已有30多年，成活的13棵珙桐
树中，今年有三棵开花了。花开，意味着秋天将结出珙桐的果实，意
味着这种濒危植物，在武汉有了进一步繁衍生长的可能。珙桐的种
子，皮表坚硬，有隔年才发芽的特性，甚至有的三四年才发芽。这导
致大部分种子还没发芽，就已腐烂，这造成珙桐的繁殖极为困难。

由于人类的活动以及火山、海啸、地震、冰冻等自然灾害，我们寄
身的世界，每天就有75个物种灭绝，每个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
亡标签，其中就包含了植物。有的物种，甚至没来得及被科学家描述
和命名，就从地球上消失。从这个角度来说，铜锣坝保留下来多达千
亩的珙桐林就是植物界的一个奇迹。这儿的原始密林虽然面积不
大，却成为不少珍稀植物避难的居所。除了珙桐外，铜锣坝还生长着
国家级保护植物桫椤、南方红豆杉、银杏、水青树、峨眉含笑、香棵树、
木瓜红、鹅掌楸、杜仲、筇竹……铜锣坝，它特殊的地理、气候、海拔，
让其成为一艘植物得以永续的诺亚方舟，成为生态学意义上的一座
自然博物馆，这奇迹，也许与它位处北纬30度附近有关。

大地之上，每一种植物的存在，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它们的存
在，让我们的这个世界，保持着生命得以继续延续的生态平衡。地
球的体量庞大，像一个繁复的巨大机械，它精密运转，每掉落一个零
件，都会给它的运转带来伤害。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我们人类，保
护好今天世上的每一种植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北纬30度的珙桐
□胡性能

胡性能：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云南省作协驻会
副主席。作品获百花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选
刊》年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等。

乔叶：北京作协副主席。出版小说《宝水》
《最慢的是活着》《认罪书》《藏珠记》、散文集
《深夜醒来》《走神》等作品多部。曾获茅盾文
学奖、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多个
文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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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时节，来到了桐庐。到时是下午，在住处稍事休
整就到了晚饭时分。晚饭是在船上吃的自助餐，自助餐
意思不大，当然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是看在眼里的视觉
餐：江景。

江是富春江。富春江和钱塘江本就是同一条江，只
是在不同地段各有别称。这情形有点儿像是家里人唤乳
名，离了家门才被叫官称。从建德的梅城镇到萧山的闻
家堰这段就叫富春江。其间流经桐庐和富阳，桐庐是上
游——就想起来，我第一次在船上游富春江是在2010年，
去富阳领首届郁达夫小说奖。因《富春山居图》的如雷贯
耳，对富春江我自是早已久仰。那次算是最初的机缘，且
这机缘是因为郁达夫小说奖，真是令我开心不已。清晰
地记得游江是在白天，江面上一片苍茫浩荡。正值初冬，
冷是冷的，但也游得兴致勃勃。寒风凛凛中，我们穿着羽
绒服在甲板上各种合影，合够了就进船舱里谈天说地。
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某天晚上我和迟子建——后来我叫
她迟子姐姐，看了一场电影。为了电影票的买单权，我俩
还打了个赌：猜票价，谁猜得接近谁买单，结果她赢了。

吃过饭，闲话了一会儿，一行人来到船顶的大平层。
虽是看夜景，却还是在瞬间链接到了十几年前的记忆。
不由暗暗感慨：年华如流水，流水却似往昔。似往昔的还
有江风的气势。这样开阔的江面，两岸又是山，无论如何
都是会有风的，且不会小。两岸的璀璨灯光映照着江水
的波流，神秘且深邃，正合上了杜诗“星垂平野阔，月涌大
江流”的情境。其实有没有星月都不妨碍这情境的要义，
这难以言喻的要义古今相同。

就想起郁达夫先生在《钓台的春昼》里夜访桐君观的
片段来：

“……渐走渐高，半山一到，天也开朗了一点，桐庐县
市上的灯光，也星星可数了。更纵目向江心望去，富春江
两岸的船上和桐溪合流口停泊着的船尾船头，也看得出
一点一点的火来 ……空旷的天空里，流涨着的只是些灰
白的云，云层缺处，原也看得出半角的天，和一点两点的
星，但看起来最饶风趣的，却仍是欲藏还露，将见仍无的
那半规月影。这时候江面上似乎起了风，云脚的迁移，更
来得迅速了，而低头向江心一看，几多散乱着的船里的灯
光，也忽明忽灭地变换了一变换位置。”

船稳稳地走着。忽然有人指着远处说：那是严子陵
钓台。

看得不甚分明。之前但凡和朋友们聊起桐庐，几乎所
有人都会说，到桐庐的话，你一定要去严子陵钓台看一看。

好在还要住几天，那就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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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台的春昼》发表于 1932 年，记叙的是 1931 年的
事。算算距今居然已经将近百年，真是不堪回首。郁达
夫先生生于1896年，写下这文章时年方35岁。这写于乱
世的文章气息很是杂糅，既旷达又沉郁，既放纵又伤感。
而时时荡出的抒情笔墨，又有着国画般的韵致。如这些
句子：“……我去的那一天，记得是阴晴欲雨的养花天，并
且系坐晚班轮去的，船到桐庐，已经是灯火微明的黄昏时
候了，不得已就只得在码头近边的一家旅馆高楼上借了
一宵宿。”

这文章我以前粗粗读过，这次细读，尤其是在桐庐细
读，才有了些微切肤之感。首先让我新鲜的是“养花天”
这个词，原本只觉得美，特地去网上查了一下，才知道是
有典故的。五代时郑文宝《送曹纬刘鼎二秀才》有诗句：

“小舟闻笛夜，微雨养花天。”明时杨慎《丹铅总录·时序·
养花天》也有注解：“《花木谱》云：越中牡丹开时，赏者不
问疏亲，谓之看花局。泽国此月多有轻阴微雨，谓之养花
天。”

这意思是天气不晴朗，将要下雨或者已落微雨，就可
以算是养花天吧。

我们去钓台的那天也是个养花天。依然是乘船，不
过这船却是快船：小游艇。话说回来，快虽快，因心中无
事，便也可以赏慢景。陪着我们去的是桐庐本地的学者
吴宏伟先生。一路上他俨然一枚金牌讲解，讲碑志，讲摩
崖，讲楹联，讲石雕——《桐庐石刻碑志精粹》就是他主编
的。除了严谨的正史，还不时花插着历朝历代的名人诗
词和各种传说典故。虽滔滔不绝，却没有废话。所有的
信息都是本土的历史文化，能感觉到这些都已经镌刻在
了他的精神基因里，因此才能够倒背如流，出口成章。听
着他恳切诚挚的讲述，能体会到他沉稳平静的外表下对
家乡这些珍宝的倾情热爱。他说他从年轻时就开始做研
究，这辈子也就做这点儿事了，就想把家乡的这点儿事尽
量弄明白。

但懂得的人都清楚，“家乡的这点儿事”又是多么丰
饶的事，更何况这里是桐庐呢。据粗略统计，仅唐宋就有

五百多位著名诗人为桐庐留下了一千四百多首诗，李白、
孟浩然、王维、孟郊、白居易、范仲淹、苏轼、陆游、朱熹、杨
万里、司马光、李清照……都有。若拿这些诗词当文学财
富来比的话，桐庐拥有的这些古诗词可谓是一笔数目惊
人的大额存单。其中范仲淹的出手最为豪爽，挥就《潇洒
桐庐郡十绝》。不是一首，而是“十绝”，是妥妥的一大组
诗，其意境清美旷达自不必说，不过让我亲切的是他的另
一首小诗《江上渔者》，这诗我小时候就会背：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琳琅满目的佳词丽句里，李清照的《夜发严滩》十分

特别，她不绘景，也不抒情，而是率直锐利地指向了沉浸
于名利中的世俗之人：

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
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
在养花天的微雨中，我们上了岸。这细绒绒的微雨，

连伞都不必打。跟着吴老师，我们看了碑刻，拜了严子
陵。雨天不便登更高处的钓台，也就闲闲地逛着，闲闲地
聊天，闲闲地拍照。

人还挺多的，想拍张空镜还要瞅时机。游客们来来
往往，我们隐于其中。这一刻，我忽然想，如果真的在这
里做一个隐士，会是什么情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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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识隐士。隐士对我而言，只能是一种想象。既
是在桐庐，严子陵的故事不必赘述。最早的隐士是许由
吧？他洗耳洗得名满天下。武王灭殷后，伯夷和叔齐隐
居首阳采薇而食，双双饿死。作为高节守义的典范，他们
曾被视为无可争议的楷模。不过后来者的立场渐渐丰富
起来，有观点认为他们的隐居避世以至于最后自殇是成
小节而失大义。我老家也有隐士，是著名的竹林七贤：嵇
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这规模是不是可
称为隐士团队？和他们时隔不算太久的陶渊明在隐士之
名上也属于是天花板级别。他反复出仕反复归隐，据说
是三出三隐，可见出不易，隐也难。权力、欲望，为官，做
人，每一道都是坎儿，都是关隘。也不知熬到什么境界才
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著名的隐士还有介子推。国君危难时他在身边辅
佐，等到大事已成，众人都来邀功领赏，他却远离了那份
热闹。对于介子推的选择，李敬泽先生在《风吹不起》一
文中如此写道：“……这是一颗清洁的、可能过于清洁的
心在这浊世作出的决绝选择。介子推，他绝不苟且，他蔑
视算计和交易，他对这一切感到羞耻，他拒绝参与这个游
戏。他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偏执而狭窄，但这种偏执和
狭窄中有一种森严壁垒的力量：他竟然不遵从江湖的逻
辑也不遵从庙堂的逻辑，他在无可选择中作了一个选择，
从人群中走出，独自隐入山林。”

对了，我老家的隐士还有一位：汉献帝刘协。他于东
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把皇位禅让给了曹丕，被封为山
阳公。成为平民的他和百姓一起躬身稼穑，还兼职做起
了济世悬壶的医生，深受老家人的爱戴，至今还有许多传
说都和他息息相关。献帝陵离修武县城十来里。小时候
听人说起，我久久不能相信：一位皇帝怎么可能离我那么
近？后来才逐渐接受这个事实：这个失意的皇帝是一位
隐士，就隐在如此民间。按照众所周知的大隐中隐小隐
之论——“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
他这是从大隐到小隐了吗？

在严子陵钓台外，我看着不舍昼夜奔流而去的富春
江，看着被微雨荡出的圈圈涟漪，惭愧于自己的困惑竟是
如此之多：比如如何隐而有光，如何隐而厚情；比如心隐
和身隐的关系、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再比如究
竟什么是不为之大为和无用之大用；还比如这些貌似悖
论的例证：这么多隐逸者因为隐逸而让自己的姓名彰显
于世。如此显性的隐，到底是怎样一种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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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日，仍是由吴老师带着，我们去了分水镇。上午
的行程是先去看了南堡，又在附近看了几个残碑，之后去
拜访了王顺庆老先生。老先生也是民间学者，住在镇上
的王家巷。等我们到时，他们夫妇早已笑意盈盈地迎着
了。两位老人都很清瘦，精神健朗。坐下喝茶闲话，王顺
庆先生和吴老师相识多年，都深耕于本土文化，在一起就
言笑晏晏，显见得是亲熟的忘年交。

不大的房子极其洁净，墙上贴得满满的。有“桐庐县
首届文艺突出贡献奖”的获奖证书，有老先生把自己的著
作献给各地图书馆和学校得到的捐赠证书，也有诸多媒
体对他的采访版面。其中最大的两个版面都出自《今日
桐庐》，标题分别是《王顺庆：与文史的不解之缘》和《王顺
庆：笔耕不辍 留存乡土文化》。墙上最高处是老先生写
的香火帖：金炉不断千年火，玉盏长明万载灯。

我在小院里逛了一逛。院子里种着花和菜，满满当
当的。菜我不大认得，花儿们却是老相识。有月季，有铜
钱草，也有石竹和紫叶酢浆草，粉蓝和粉白的绣球开得正
好。客厅正对面的院墙上挂着一幅老先生画的《钟馗引
福图》，红黑两色，笔墨飞扬。

午饭是在镇政府吃的，蹭人家的工作餐。菜不多，却
也有鱼有虾，有豆腐青菜，味道甚好。镇领导说食材都是

就地取的。鱼是鳜鱼，是食堂师傅自己在附近溪里钓
的。不知怎的，这待遇听着可谓有些奢侈了。席间吴老
师和镇领导就某个学术问题分辩起来，十分认真。认真
的人总是可爱的，即便说的是庄重的话题。说到南宋遗
存，他说如今桐庐境内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南宋遗存也
就是碑志和摩崖石刻，可惜南宋时的碑志留存极少。而
那些刻录于南宋淳熙年间的摩崖石刻都已被列为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其中桐君街道阆苑村阆仙洞石刻一处，百江
镇松村小松源一处。

午饭后，我们便奔赴百江镇松村小松源去看摩崖石
刻。从镇到村再到更具体的小松源这样的点，可以想见
是多么乡野的地方了。果然越走就越往乡下里去，路边
时有村庄，村庄外都是田野，居然有很多大块的麦田，黄
中带绿，麦穗饱满。这时节确实是快熟了。我原以为这
边种的都该是稻子呢。

走着走着，山越发深，路也越发不平，越来越显得是
古道。吴老师原本指的一条道，说来过很多次，很熟的。
走着走着发现这路正在修，努力往前拱着走，实在拱不动
了，就又拐回去，进了另一条。到处都是鲜黄的野花，降
下车窗，草香花香扑面而来。还有一条溪流哗啦啦地唱
着歌，在阳光照耀下，波光如碎钻。

路遇老乡，便问路。老乡用很重的乡音和吴老师对
话，大概意思是问我们是不是去拜菩萨，吴老师点头说
是。老乡就笃定道，这路没错的。他边说边比画着，动作
极其明快，按他的手势几乎可以画出菩萨的简要轮廓来，
我们就都笑了。想来菩萨见他这样，也会笑起来吧。

到了不能行车之地便下车徒步。没膝的荒草中，依
稀可见小径。没走多远，吴老师指着前面的小房子说，到
了。说是房子，其实是依着石崖搭起来的简易棚屋，上有
凸出的石崖为顶，两边各起了一道白墙，朝路的这边大敞
着，似乎在拥抱着路人。斜坡状的石崖顶上刻着的便是
泗州菩萨。石崖上镌刻着文字：

当村徐庆安同妻陈二娘施财，建立泗州菩萨一堂，长
生供养，所祈福祉，追荐亡考三郎往生净土，仍保一家人
口四季平安，求望遂心，诸般殊意者。淳熙戊申正月十八
日，庆安立，石匠徐赵盈。

淳熙戊申是1188年，距今已经有八百多年。可以想
象，八百多年前，这对夫妇在这桐庐乡下，怎样过着柴米
油盐的小日子。也可以想象，在供养这菩萨时，他们朴素
的心态和神情：不祈求大富大贵，不祈求金榜题名，不祈
求儿女成龙成凤。他们只是为亲人们祈福，祈祷逝去的
父亲往生净土，祈祷活着的亲人们四季平安。更可以想
象的是，无数没有留下名字的平民，都和他们一样。他们
就是这些平民的代称。这一小段文字就是徐庆安们、陈
二娘们、徐赵盈们虽微浅却确凿的生命留痕。

忽然觉得，这江边的隐者真多。如在这山林深处，泗
州菩萨是隐者，徐庆安、陈二娘夫妇和徐赵盈也是隐者。
赐福者和祈福者都是隐者，他们隐得多么亲切和温暖。
而我身边的吴老师和刚刚拜访过的王老先生，他们其实
也都是隐者，他们隐得又是多么让人信任和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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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桐庐这几天，我们一直住在某学院招待所里，十分
清雅。我房间的窗外是一排杜英，叶子有红有绿，红叶不
时随着风纷纷飘落，于是树下便落叶如花，这情形就让人
知道了什么叫作落英缤纷。

晚饭过后，我们通常会喝一会儿茶，然后悠悠地去散
步。喝茶的这会儿功夫，暮色四合，招待所院子里有池
塘，蛙鸣声便起来了。散到院子外，也都是蛙鸣。蛙鸣伴
一路，真是应了多少古诗词里的意境：

“蛙声篱落下，草色户庭间。”
“雨过浮萍合，蛙声满四邻。”
……
不掉书袋了。我这书袋子浅，本也搁不住掉。那就

索性什么也不想，连闲话也不必说，只默默地听。听这蛙
鸣声，如此单纯清澈，像是一群孩子在月光下嬉戏奔跑。
这是桐庐的蛙鸣，也是我童年的蛙鸣。从浙江到河南，这
蛙鸣似乎打开了一条神秘的通道，听得我耳中欢悦，心中
静好。

偶有安宁间隙——蛙们是不是也要喝口茶？在这间
隙里，我仿佛听见了不远处富春江的波浪声。当然，这可
能是幻觉，但也不一定是幻觉。因为这声音是那么大，从
古至今有无数人都能听见，也都一直在听着。

就想，富春江，这真是一个好名字。这江果然是富裕
的，无论是稻米还是诗词，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这江也果
然是春天的，无论是季节还是身体，无论是心思还是气息。

在这江边，人是多么小。
在这江边，世界又是多么大。
这江边的日子，也是多么好——白天是好的，太阳

升起，就是要朝气蓬勃地去奋发，去作为，在万丈红尘里
摸爬滚打，去沉浸入世。夜晚自然也是好的，当月亮升
起，万籁俱静，此心此身就是需要休整安歇。亦正如，
隐，是好的。只要这隐意味的不是消极的沮丧和萎靡的
颓废。不隐，也是好的，只要这不隐意味的不是无耻的
疯魔和无限的索要。总之，只要这选择于外无伤且于内
自洽，那就好。

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江上往来人
□乔叶


